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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R 劳特（1919—2007）  

〔德〕E 福克斯/文张东辉/译  

 

提 要：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全集》的发起者和主编R 劳特(Reinhard Lauth)于2007年8月23日逝世。本文是《费希特全集》
编者之一、《费希特遗著集》编辑委员会科学秘书E 福克斯(Erich Fuchs)撰写的纪念文章。  
关键词：劳特；《费希特全集》；慕尼黑学派；先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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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知道哲学家劳特是听广播。大约在1960年，我作为寄宿学校的一名高中生，在“萨尔茨堡晚间播音室”栏目中收听了一
次关于康德和费希特的报告。报告人那柔和的声调几乎让人难以推测，此时此刻在麦克风旁作报告的人是一位多么精力充沛、斗
志昂扬的人。我应该说是后来才领略到他追求自己的目标的顽强和意志力，而这仅是他的一切魅力之中的两项，在后来40多年的
时间里我则领略了他的全部魅力。  

编辑方面的毕生事业：《费希特全集》  
劳特在慕尼黑大学自1940年作为讲师和1955年作为教授以来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期间，在费希特的哲学中发现了一个体系，这个体
系有望满足和解决它自身在认识方面的努力。尤其是主际性问题，把劳特引向了费希特。①但是，在20世纪，由于缺乏充足的文
本依据，这一体系无法通过研究和学说而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成功。于是，劳特拟定了一项根据现代的批判原则出版哲学家费希特
遗著的计划。在颇费周折的调查中，他在一个户籍管理处挨个查询，找到了退伍回到黑森担任数学教师的H.雅各布(Hans 
Jacob)。②雅各布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担任过一部计划长达数卷的《费希特遗著集》的主编职务。在分裂的柏林，费希特手稿的
主要部分留在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当时它刚被从莫斯科运回来不久，因为俄国的占领国曾在战后设法从普鲁士国家图书馆
掳走了这部分手稿。  
这两位研究者共同建立了与德国科学院和国家图书馆的领导的关系。鉴于1957年两个德国的政治关系，劳特表现得格外谨慎。他
成功地做到了尽可能从现状中摆脱“伟大政治”的影响，并就费希特遗著的修订和排印获得具有决定性地位的民主德国的批准。
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M.布尔(Manfred Buhr)的支持和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哲学研究所的协助称为特殊的帮助，并且最后与
布尔结成了友谊。  
在此期间，搜寻残留在费希特家族中的部分遗著的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费希特家族在著作编辑出版者的倡议下，不仅同意出
版手稿，而且没有将手稿出售到国外，而是出售给了普鲁士文化财产国家图书馆。自从这两个图书馆在柏林合并以后，费希特遗
著也重又在一个统一的地方得到了保存。  

费希特全集》的奠基人  
劳特找到A 文茨尔(Aloys Wenzl)，一位巴 [①参见E 福克斯(Erich Fuchs)：“巴伐利亚科学院的《费希特全集》”，载《通
达现实的先验哲学入口》，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2001年，第553-569页。] [②参见R 劳特的悼词，载《费希特全集》Ⅱ，
第3卷，第5页及以下。] 伐利亚科学院的成员和支持《费希特遗著集》编辑委员会项目的合作伙伴。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57年2
月1日。1957年10月22日，在东柏林经过棘手的谈判，劳特、雅各布与德国科学院的代表K 施里克尔(Klaus Schrickel)达成了
一项协议。以H 孔策(Horst Kunze)为领导和代表的东柏林国家图书馆，在1959年3月25日签订合同，提供所有的费希特手稿，
从而这项工作借助于德国研究协会的资助得以启动。（与当时马堡的“西德图书馆”签订合同的日期是1961年11月23日。）  

劳特寻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的工作最终也大功告成。1959年8月12日，他与奋发有为的出版商G.霍尔茨伯克(Günther Holzboog)
签订了一份出版合同。1962年出版了《费希特全集》第一卷，继而截至今年已经陆续出版了35卷。对现今的文字编辑而言这种堪
称无以伦比的出版速度（每25年出版一卷）成为可能，首先必须归功于劳特的个人贯彻力、勤奋和工作干劲。此外，该版本由于
其成果的质量而在学界脱颖而出，这一点可以说是全体编者和后继者们所确切保证的。  

坚持不懈的责任心  
费希特著作各卷的编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全部的工作在一个核心之中相互配合，这个核心细致入微地了解并掌控整个领域，
从而保障了一种全方位的关联”《先验思想》会议卷，汉堡，1981年，第566页。；劳特本人把这一点当作《费希特全集》卓越
的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核心”当然就是劳特本人，他审读了交付出版社付排的每一行文字。此外，他直到2000年都
还亲自为几乎每部手稿或著作撰写导读性的序言，甚至绝大多数注释性的脚注在其最终的措辞上都源出于他。“劳特的书目”
[Ch.耶尔伦特鲁普(Christian Jerrentrup)编排，慕尼黑，2002年。] 。  

国际影响  
《费希特全集》的顺利进展也带动了国际费希特研究的蓬勃发展。在日本和中国，通过劳特的发起和关照，费希特著作的翻译成
果得以问世，与此同时，费希特的各部著作在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美国和西班牙的翻译工作由此启动起来，并且与这些一手
文献相关的大量先验哲学的出版物也随之诞生。劳特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属于同一个学术范围的F H 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和K L 赖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的著作和书信集的编辑。劳特在慕尼黑大学的教学工作：他的
“慕尼黑学派”劳特怀有一项特殊的使命，这就是发掘这样一批同仁，“他们能够在效力于《费希特全集》的过程中履行共同的
编辑意图和哲学意图”（费希特协会主席W 拜尔瓦尔特斯(Werner Beierwaltes)在劳特的追悼会致词中如是说），他们即便并



不是没有偶尔的分歧，也能够经历风雨，和衷共济。  
劳特主要是通过他在慕尼黑大学的教学工作来完成这项使命的。在上一个世纪50、60年代，他通过始终关注真理问题的生动的哲
学讲授而赢得了一个包括众多学生后辈的听众和同仁圈子，他后来乐意称之为他的“慕尼黑学派”。对于下面的情景，我至今仍
记忆犹新：劳特如何在讲台上通过一种以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方式进行的推进式讨论将他的听众引导到哲学的高度（或者说深
度，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他又如何再三指出，真正的科学必须是全然摆脱成见的，不要留下任何可能的思维前提和意向前
提，必须从“我如何能够知道这个（断言）？”这个问题作出推演。劳特最早在笛卡尔、康德和费希特的先验思维中看到了这种
科学的哲学目标的实现，即恒久有效的、超越一切涌现在哲学史中的各流派的、系统的知识，这也是他之所以最终卓有成效地致
力于费希特著作的一种科学的编辑的原因。  

系统的哲学探索  
劳特形成了一个试图在原则性的认识中描述现实整体的独特体系。带着这个目的，他曾在连续的9个学期多次开设一系列以各种
不同的哲学流派为主题的讲座。他早就打算，把这些讲座编辑成自己的专著。除导读性论著和伦理学而外，这始终在他的计划之
列。在科学工作中，劳特除了编辑工作，还出版了专著和数量宏丰的论文，在费希特的背景中探讨哲学史的课题。特别令人惋惜
的是，《哲学论证的理论》第二卷的工作还未完成。我们还必须谈到劳特在慕尼黑的最初年代就致力于使“费希特研究所”成为
这样一个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先验哲学的见解作为基本理论应当会对科学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和分支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和
教育学）大有裨益。  
劳特正如意志坚定、斗志昂扬的原著作者费希特一样，从未忘记，科学的思维不是任何单纯理论的东西，而是必须从作出评价的
实践中得来，并转而运用于实践的。或者，正如费希特曾言：“我不想单纯地思维，我想行动……我所拥有的仅是我自身的一种
激情、一种需求和一种完全的感觉，即：向我之外发挥作用。” [参见《费希特全集》Ⅲ，第1卷，第73页，1790年3月2日书
信。] 既然哲学家的宿命通常都是，不能够亲眼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公诸于世，那么屈从于这种宿命当然就需要极大的忍耐；最
终，上述计划没有得到实现。耐心等待可不是劳特的长项，他转向了另一个活动领域；因为他与费希特拥有某种共同的特质，费
希特在一封写给雅各比的信中是这样表述这种特质的：“我们……为了从困境中超脱……来探讨哲学。”[参见《费希特全集》
Ⅲ，第2卷，第392页，1795年8月30日书信。] 
劳特在慕尼黑接下来的年代里从这些动机和演进方式出发并且用它们尝试去影响历史的车轮，改变尘世和非尘世的进程。当然，
进一步阐释这些动机和演进方式，而且他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已不属于这里的讨论范围。  
我们缅怀一位催人奋进的哲学导师，公认和赞赏他毕生的一项杰出的编辑成就；除2003年授予劳特银质勋章的巴伐利亚科学院而
外，他的后继的编者和同仁们也懂得，他们负有义务去完成《费希特全集》的工作。劳特过去常常说，要在有生之年善始善终地
完成《费希特全集》的编辑工作；遗憾的是，逝者未能完全亲手实现这一目标。  

劳特的出版专著（选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1950年；  
《追问定在的含义》，1953年；  
《关于先验哲学的理念》，1965年；  
《真理的绝对非历史性》，1966年；  
《哲学的概念、根据和辩护》，1967年；  
《从诸原理阐释伦理学的基础》，1969年；  
《谢林同一哲学在探讨费希特知识学过程中的形成》，1975年；  
《哲学论证的理论》，1979年；  
《时间在意识中的建构》，汉堡，1981年；  
《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先验自然学说》，1984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世纪》，1986年；  
《知识学之前的黑格尔》，1987年；  
《从笛卡尔到马克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验发展理路》，1989年；  
《贯穿现实的理性》，1994年；  
《笛卡尔关于哲学体系的构想》，1998年。  

(Erich Fuchs,“Erinnerung an Reinhard Lauth（1919—2007）”，in:AKADEMIE AKTUELL,2007,04, Muenchen,译者学习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李?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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